
03铭记历史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纪纪念念中中国国人人民抗日民抗日战争战争

暨暨世世界反法西斯战界反法西斯战争争胜胜利利 周周年特别年特别报报道道8080
2025年9月3日星期三

责编/温锦清 美编/何子利

白沙：听从使命感召

“这座铜像雕塑的，是当时率领黎族群众找到党

的黎族首领王国兴……”这是一座面容沉静、目光

坚毅的半身铜像，矗立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

镇番响村白沙起义纪念园内。大理石基座上，楷书

题写的“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9个大字庄严醒目。

正为大家做讲解的是退役军人蒋自彪。他曾在

南海舰队服役，退役后转业到琼中退役军人事务局，

也是白沙起义纪念园的主管单位。2017年，到琼中

工作不久的蒋自彪接到任务，为到白沙起义纪念园参

观学习的一个团队作讲解。为把英雄们的故事讲得

更入心，下班后他常常默默学习。一次次讲解任务准

备中，他被搜集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深深震撼。

日寇入侵海南岛后，国民党琼崖当局拥兵数

千，但在海口等地稍作抵抗后，便纷纷从沿海各地

躲到琼中五指山区，对这里的黎苗同胞催粮、抓丁

甚至随意杀人。

1943年8月，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白沙起义正式

打响，但因力量悬殊遭镇压。在王国兴的领导下，

退到鹦哥岭、什寒山坚持斗争的起义军，派出5路

队伍寻找共产党。几经周折，其中一路终于找到中

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见到了特委书记

兼总队长冯白驹。

“1944年，冯白驹与王国兴歃血结盟，为琼崖

独立纵队进入五指山区并相继建立白沙抗日根据地

和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党的领导

下，在黎苗群众支持下，根据地不断发展，为琼崖

武装力量持续斗争、取得抗战胜利直至海南解放都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蒋自彪说，据海南解放前

夕统计，当时每5名琼纵战士中有1名黎族战士。曾

身为军人的蒋自彪，站姿笔挺、步履带风，当他以

庄严肃穆的精神讲述英雄历史，常令人产生穿越时

空的强烈共鸣。

如今，蒋自彪每周都驱车从县城赶到番响村做

志愿讲解，少则一两次，多则每天来。带着一批批

参观者在一块块黑色浮雕前走过，一遍遍讲述着当

时的抗日故事，他感到，这是自己肩负的重大使

命。“这几年，来参观的人慢慢多起来了。”蒋自彪

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学生，“我非常愿意把军人们的

战斗历史、军事智慧和斗争精神讲给下一代听。”

沧桑巨变，曾经的黎村苗寨早已“换了人间”，

战场变良田，村墟起新房，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

琅琅读书。就在一批批讲述者和倾听者的不断传递

中，为和平正义而斗争的那团火始终不熄，热血抗

争的伟大抗战精神绵延相传。

（据新华社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雨坤赵叶苹
刘邓）

琼崖抗日根据地：

火种不灭代代相传2025年盛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夕，海南琼崖抗
日根据地的一处处旧址内、纪念设施前，瞻仰
者络绎不绝。

人们耳熟能详的“琼崖”，是海南岛在新
中国成立前的旧称。近100年前，党在琼崖建
立发展地方组织，逐渐成为海南革命斗争的领
导核心，组织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和抗日
根据地，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
绝的斗争，创造了“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的光荣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
独立队（总队、纵队）领导海南岛民众，从红军
时期的“五指山、万泉河”进一步深入至琼中白
沙等地，形成覆盖更广的琼崖抗日根据地，先
后作战2000余次，从敌人手中收复了全岛三
分之二的土地，直到迎来抗战胜利。

昌江石碌铁矿死难矿工纪念碑。王雨坤摄

梅山：接过父辈传承

梅山抗日根据地，位于三亚市崖州区，涵盖梅

东、梅西、长山、梅联4个行政村，是中国最南端

的抗日根据地。

当记者见到梅山革命史馆馆长、70岁的孙世庆

老人时，他身穿白衬衫，胸前戴着一枚党员徽章，

满头银发，声音铿锵。在革命史馆展柜前，他指着

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展品，动情讲述那段烽火连

天的峥嵘岁月。

1939年2月，日寇铁蹄踏碎琼崖的宁静，崖县

古城在炮火中沦陷，日寇从崖县侵入海南岛。世代

以渔猎耕作为生的梅山儿女，在椰树掩映的角头

村，毅然点起琼崖南部地区的第一簇抗日星火。同

年5月，崖县党委迁至梅山，建立梅山抗日根据

地，全面领导琼南抗日斗争。

最初的梅山抗日武装条件极其艰苦，只有七支

老旧步枪。更多人手里握着砍柴用的砍刀、出海用

的鱼叉。但当地百姓对抗日热烈拥护、积极响应，

“家家是哨所，人人是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军民

团结如一人，凭着保家卫国的决心，依靠对家乡地

形的熟稔，一次次粉碎日军的“蚕食”“扫荡”，让

日本侵略者心惊胆寒。

孙世庆老人的父亲孙亚斌，就是这支队伍中的

一员。为突破日军设立的重重暗哨、封锁线，把党

组织的重要指示从琼崖总队驻地五指山送到梅山根

据地，孙亚斌化装成采药的黎族山民，钻山沟、采

野果、喝山泉，走小路接近梅山。

快到达目的地时，他被敌人发现行踪。日寇疯

狂追赶、扫射。“父亲只能选择在根本没有路的山间

奋力奔跑，日军想追也追不上。把情报送到梅山青

岭革命根据地时，他的衣服裤子已经被树丛和荆棘

拉成一条条碎布，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俨然是

一个血人！”说起这段历史，老人哽咽不已。

从1982年起，孙世庆一直在梅东村委会梅山初

级中学任教。受父亲影响，他对这片土地和它的光

荣历史充满深情。在梅山革命史馆筹备过程中，他

参与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这里很多藏品来自梅山

地区百姓家中，包括我家。”老人说。2006年，梅

山革命史馆建成，就坐落在梅山初级中学校园里。

抗日战争期间，梅山地区有57位优秀儿女献出

宝贵生命。后来人将他们的名字一一镌刻在紧邻梅

山革命史馆的梅山老区烈士陵园纪念碑上。

采访时正值雨季，连绵雨丝把纪念碑淬洗如

新，孙世庆带领记者安静地行走其间。“我几乎每天

都会来这里走一走。他们是我们的父辈，更是我们

的‘根’。我们要保护好这里，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代

传承下去。”老人说。

昌江：留住历史真实

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铁矿的观景台向下

看，长1公里、深数百米的采矿坑震撼人心，暗

红色的岩壁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曾饱受苦难。

7月艳阳下，63岁的刘建宏为九旬老父亲做

好午饭，便匆忙往矿区中心赶。他要前往死难

矿工纪念碑，为当天来此参观的人讲述那段鲜

为人知的历史。

作为中国重要的铁矿石生产基地，石碌铁

矿以质量优、品位高闻名海内外。86年前，入

侵海南岛的日寇盯上了这里。从1940年起，他

们对石碌铁矿疯狂掠夺。至1945年，日寇从石

碌铁矿抢走优质铁矿石69万余吨。

日寇以招工为名，从上海、广州、香港、澳

门、厦门等沦陷区欺骗、强迫68批约2.5万名学

生、失业工人、农民、市民，加上从岛内各县强征

的4万余人，6.5万余劳工在这里被奴役，没日

没夜地重体力劳作，每人每天捡数吨矿石，轻

则挨鞭子、被拳打脚踢，重则被活埋、焚尸、砍头

示众……到战争结束时，仅5803人留在铁矿。

在石碌矿区出生、成长、就业的刘建宏，

慢慢了解到这段人间地狱的惨痛历史。18年前

兼任矿区通讯员，他在协助一家媒体拍摄铁矿

历史纪录片时突然意识到：当年幸存下来的历

史见证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我要把他们的

口述记录下来，用文字留下他们的记忆！”

他利用业余时间一个个探访这些亲历者，

记录矿上老人之间口口相传的线索，核对残存

的矿工信息记录。“这段经历留下的创伤太深，

一些老人怎么也不愿意讲述这段悲惨的历史。”

刘建宏说。

近6年时间里，刘建宏先后采访了38名老

工人，留下厚厚的采访记录和许多资料照片。

2013年，他把这些材料提供给前来调研的中山

大学历史系师生，为这一主题的历史研究贡献

了难得的重要史料。

“我不仅要把这些记录下来，还要讲给更多

的人听。”刘建宏从此成为这段历史的志愿讲解

员，主动为一批批前来参观、学习的到访者讲

述他的采访和研究所得。

如今，石碌铁矿死难矿工纪念碑无声立于

矿山公园的苍松翠柏间。微风吹过，树叶簌簌

作响，警示后人勿忘山河之痛。刘建宏在讲述

着他采访到的受难矿工的故事，仿佛又见到那

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不能让他们被岁月淡

忘。记住这段历史，才能更清楚地知道前面的

路该怎么走。”刘建宏说。

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梅山革命史馆。龚兵摄


